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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燕九节庙会正月初五
火爆开幕，当日逾万名游人涌入太虚
宫。这个东方道林之冠、全真龙门祖庭
成了正月里栖霞人气最旺的场所。

正月初七，刚忙完过年走亲戚，我
赶紧跑去逛庙会。庙会周边停车场早
已爆满，庙会现场人山人海，春寒也无
法挡住人们的热情，人们纷纷汇聚到气
势宏伟的天下第一“道”字大门前。澎
湃激昂的威风锣鼓欢快地敲起来，秧歌
扭起来，彩龙舞起来，以最激情炽烈的
方式迎客；检票口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依次凭票进入，“过年好”“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相互问候不绝于耳，空气
中处处洋溢着浓郁喜庆的节日气氛，令
人顿觉温馨愉悦。

越过大道门，步入庙会广场，满满
的人间烟火气迎面袭来。眼花缭乱的
美食小吃是庙会的标配，恣意刺激着淘
气的味蕾。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令人三
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双腿简直不听使
唤。糖葫芦、冰激凌、热饮、大串烧烤、
各式糕点……美食总是受青年男女的
青睐，他们嘴里吃着，手里大包小包拎
着，大概想用中意的小吃调和一下过年
的大鱼大肉吧。最能吸引孩子们的要
数儿童乐园了：碰碰车、过山车、蹦极、
充气城堡等等，花样百出，妙趣盎然，惊
呼声、大笑声不绝于耳；套圈、射击游艺
类项目也颇受欢迎，圈套项目那个呱呱
叫的大白鹅最惹眼，不少人驻足观看，
跃跃欲试。

不知不觉，来到了太虚宫庙门前，
正值海阳大秧歌艺术团表演。高亢雄
浑、恢弘大气的鼓点，粗犷奔放、激情
四射的舞蹈，把庙会上的民俗非遗展
演推向高潮，引得众人拍手称赞。临
近中午，庙会人气达到顶峰。我避开
拥挤，沿湖边步道漫游，来到广场北
首。这里，文艺汇演激战正酣，地方吕
剧、歌曲、舞蹈、秧歌、武术等节目，你
方唱罢我登场，倾情奉献一场视觉盛
宴，其乐融融，和谐温馨。场下不时地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云天，震撼着
在场每个人的心扉。

燕九节上访神仙，太虚宫里祈平
安。不知庙会醉了游人，还是游人醉了
庙会。我正沉浸其间，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另一端传来老家发小兴奋的声
音。他激动地说，自己正在老家的火神
爷庙会现场。我不由一怔，正月初七是
火神节，菏泽乡村自古就有为火神祝融
庆生的传统。老家前街东隅，有一座火
神爷庙，坐北朝南，供奉着赤须红发的
火神爷神像，屋外墙角处摆满了菩萨、
财神、泰山奶奶等陶瓷神像，神像前面
为自制土坛。老家有句俗语“正月初七
扫尾的客”，这天恰逢我们沙土村新年
开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都来赶大
集，逛火神爷庙会。记忆中庙会总是人
山人海，热闹异常……我的思绪不由飘
到千里之外的牡丹之乡，顿生浓浓乡
愁，满满的少时记忆，恍恍惚惚不可自
拔，许久才在悠长清新的道教音乐中回
过神来。

庙会，是游子一处寄托灵魂的港
湾，是游人感受历史、民俗的休闲之
所。太虚宫燕九节正月十九结束，如今
正演绎着属于栖霞的“热辣滚烫”，“赶
宫”也成了栖霞人新的年俗。

20年前我们单位刚刚成立时，院子里建植了一二十亩的草坪。因
为地处海边，四周都是细而绵软的沙子，所以种草的土是从外面拉来
的，铺了二十多厘米厚的一层。土里携带着大量的杂草种子，初夏两场
雨过后，草坪上各种各样的杂草疯长，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人头。单位请
了园林工人来割草。那天下午，我正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写点东西，有同
事端着一个纸箱走了进来。原来割草割到深处，惊起了一窝兔子，母兔
子几下就蹿得没影儿了，四只小兔子也豕突狼奔。同事好不容易一个
个把它们逮住，顺带还逮住一只遭受池鱼之殃的路过的小兔子。

我打开纸箱，看见四只小兔子紧紧地挤在一起，瑟缩在箱角。我拿
出一只，它只有鹅蛋大小，可以放在手里把玩。它在我手掌中觳觫着，
棕褐色的短毛，黑豆一样的眼睛，小而精致的耳朵，是一只漂亮的小野
兔呢。我把它放回纸箱，它赶紧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想获得一
点安全感。在纸箱子另一角，单独缩着一只小兔子，比那四只大一圈，
大概早出生一周左右。如果那四只小兔子算是幼儿园小班的，那它就
是大班的了。

同事问我怎么处理？按草食性动物的习性，母兔子受惊之后，就会
放弃这窝小兔子，不会回来寻找，以免置身危险之中。况且草坪刚割
过，像剃了个板寸，小兔子也无处藏身，外面有猫，天上还有隼和老鹰，
小兔子暴露在外面，分分钟就会成为别人的干粮。我小时候家里养过
长毛兔。有一次果园打农药了我不知道，拔的兔菜把母兔子药死了，我
就用眼药水瓶套上气门芯给那窝小兔喂羊奶。我决定用同样的方法喂
养这几只小兔子。

临下班前，我给它们准备了一碗水，又拔了些兔菜放在箱子里。不
管它们认不认食儿，只要不缺水，一晚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回家后，
我去楼下诊所要了一支注射器，去掉针头，剪了一截气门芯套上去，又
去超市买了两袋奶。第二天上班，我打开纸箱一看，四只小兔子还在抱
团取暖，另外那只大的却躺在那儿，死了。这肯定与那四只小兔子无
关，要霸凌也应该是这只大的欺负那四只小的。这与应激反应有关，那
四只小的是一奶同胞，虽然骤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有熟悉的气息
互相安抚，情绪相对平和。那只大一点的小兔子独自面对这一切，应激
反应要剧烈得多，生理心理共同作用，结果就死了。家雀儿也是这样
的，养不过夜。黄县话称之为“气性大”，其实就是应激反应的缘故。如
果多掏两只一起养，就不会死了。

我把奶温好，抽到针管里，从纸箱里摸出一只小兔子，给它喂奶。
虽然饿了一晚，但它的小嘴仍闭得紧紧的，一副“打死我也不吃”的架
势。我挤出一点奶，抹到它的唇瓣上。过一会儿它舔舔，感觉和妈妈的
奶也差不太多。我趁机把气门芯塞进它嘴里，慢慢推注射器，感觉它在
吞咽。这样慢慢地喂完一管，摸摸它的小肚子，有点圆滚滚了，就把它
放回去，换另一只喂。可能是气门芯上沾染了同伴的气息，后面的几只
喂起来要省劲得多。其中一只大概是太饿了，吃得很凶。我用力一推
注射器，小兔子咳嗽了一声，奶从鼻子里冒出来了。

从这儿以后，我就有事情干了，工作累了休息时，第一件事就是摸
摸小兔子的肚子，瘪了，就抓过来喂。有趣的是，小兔子就吃奶，不吃任
何含纤维的草，拉的依然是麦粒大小的粪球，好像它的肠胃就是一台制
丸机。

喂了大概有十几天，眼看着小兔子长大了一圈，四只兔子在纸箱里
整天闹腾得不轻。我想它们也该出窝了，就在办公室外面的露天连廊
上，用木头箱子给它们做了个窝。两头的门一关，这里就成为它们的养
殖场兼运动场，有充足的空间供它们活动。我拔来各种兔菜，又将麸皮
和苞米面搅拌，做它们的加餐，减少了喂奶的次数。不过，它们的饭量
大了许多，也学会了吮吸。逮了一只喂奶，针管都不怎么用推，很快一
管奶就吃完了，每次连吃两管不在话下。

前后喂了近两个月，小兔子都长到快一公斤了，到后来想喂奶也抓
不到它们了，就停了奶，让它们吃草和料。有同事来看，它们就鸡飞狗
跳、飞檐走壁地乱跑。我去喂它们的时候，它们虽然不会乱跑，但也绝
不会凑到你的跟前和你套近乎，看来野性的基因还印刻在血脉里。看
门的陈大爷来送报纸，倚在门边，一脸慈祥地说：“兔儿肉炖萝卜丝儿，
老好吃喽！”我觉得该送它们走了，让它们回归自然。本来想把它们四
只逮住放到纸箱里，一起放走的，但是它们实在太难捉了，忙了半天才
逮住一只，放到西边的林子里。那边有个镂花小铁门，与外面的林子连
通着。小兔子要是喜欢就在院子里待着，院子里有足够的食物吃，要想
投奔外面的世界，也可以从小门出去。费了大半个下午的工夫，才把四
只小兔子一一送走，它们三蹦两跳就没影了，绝不回顾。

此后，我就再没见过它们。院子里搞园林的工人曾说在墙外看到
有一只兔子徘徊，我宁愿相信，那就是我养过的其中的一只。

顺便补充一下，兔子可分为家兔和野兔两种。世界上所有的家兔
都是由欧洲穴兔属的野生穴兔人工驯化而成，而野兔则属于旷兔属。
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穴兔属的兔子喜欢穴居，会挖洞，而旷兔属
则生活于旷野中，在临时性的浅坑中藏身，或利用别的动物的洞穴，且
喜独居。家兔的繁殖力远远超过野兔。山东只生活一种野兔，即草兔，
又称蒙古兔，山地和平原皆可生存。我们那儿是山区，又称之为“山兔
儿”。潍坊一带称之为“泊兔”，后肢比前肢发达得多，善跳跃奔跑，喜夜
间活动，白天常趴在草丛中躲藏。

原野雪融润大地
房檐冰柱滴水穿石
滴滴答答声声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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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碧毯把田野装饰
嫩芽儿顶破树皮
预告青枝将结果实

杨柳细条泛绿意
泄露雨水到来信息
白鹅红掌击涟漪
告知冰层下的群鱼

燕子噙垒窝黄泥
急于陪伴着老邻居
农机手手把铧犁
描绘春的诗情画意

怀春的花姑娘
憧憬纯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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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得满脸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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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凡的仙女扯起
丝丝缕缕的银针银线
在复苏的大地绣出
花红柳绿的春天

与春风密谋
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暴动
绿色队伍冲出地牢
浩浩荡荡占据山岭

春风激活肌体的细胞
争先恐后鼓出芽苞
噙着露珠的媚眼
阳光下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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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兔记哺兔记
王东超

新春小调(组诗)

蔡同伟

春回大地
奋飞

山丘脱下了圣洁的白衣裳
肌腱显露农人蓬勃的身影
唱着歌儿奔向远方的小河
与载歌载舞的农家妇女们
写意着乡间春天里的抒情

牛羊悠闲啃着河边的枯荣
柳辫上睁开了蒙眬的眼睛
向阳坡上那个迎春的鼓手
迎着风举起了金色的唢呐
一口气把冬眠的麦子吹醒

初春写意
杨书清

逛庙会
樊军


